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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之

■关 注“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
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背靠汪曾祺先生亲笔题赠的诗歌书法作品，
76岁的吴然老人意绪沉沉，感慨万端。“汪老”的
书法作品对面是“文坛祖母”冰心先生手书的“小
桔灯”。作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吴然宛若多年前
那个纯粹依旧的小小少年，就这样端坐于昆明大
观河畔自家书房中两位大前辈之间，任由回忆流
淌，任由天真绽放。

百年经典与百年致敬

2020年陆续推出的“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
篇”大系，直至今年4月方全部出齐，共21册，总
主编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社长、儿童文
学家孙建江，吴然受邀担任其中非虚构卷主
编。前几天，最后几本样书刚寄来，我造访时，他
正仔仔细细地逐一拆开塑封，并整整齐齐地码放
在书桌前。

“整整一百年的经典作品哟，这一大套终于齐
了。只能堆在地上，我的书房太小了。”老先生解
释道，有些害羞的模样。旋即便激动地介绍，该丛
书按体裁分小说卷、童话卷、童诗卷、寓言卷、幼儿
文学卷、非虚构卷，全方位立体地勾勒出了一幅中
国儿童文学史画卷。

要在百年历史长河中遴选出百篇“最佳”非虚
构作品，绝非易事。吴然乐在其中，欣喜不断。持
续数月系统地爬梳与整理中，他注意到一个现象：
几乎所有现当代经典作家，不论主要写作领域是
什么，都曾留下过不少可视为儿童文学的佳作。

“以孩子的视角或以孩子为对象来写的，应该
都可以算儿童文学。他们都有着一个永恒不变的
内核，那就是都有着闪闪发光的对于真、善、美的
追求和守护。”吴然说，汪曾祺先生就有不少充满
着人性之光和童真之美的文章，也是中小学孩子
们都能诵读的，比如选入非虚构卷的散文名篇《葡
萄月令》。

我俩的目光皆不由望向书柜旁墙上汪曾祺先
生那幅珍贵的手迹。1941年西南联大时代，青年
学子汪曾祺先生多次徜徉于昆明莲花池畔，后以
诗记之：“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
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此诗受到广大
读者的肯定熟悉，因为收在了先生脍炙人口的《昆
明的雨》中。

1987年春，汪曾祺与邵燕祥等名家受邀采

风滇西，返回昆明时，吴然与几位本土作家前往
连云宾馆拜见。1997年5月16日，当汪老辞世
的噩耗传来，吴然悲痛流涕。在一篇怀念文章中
他追记道：“……汪老试了试笔，用行草第一个给
我写‘莲花池外少行人’这首诗。给王洪波写的
是‘无欲则刚’吧，换了字体；给李玉昌写什么已
记不得了，给何真则画了一枝淡墨荷花，题一行
小字……”

如今忆起，从不抽烟的吴然依旧激动难耐，
且怀着一丝愧疚：“得了汪老墨宝，我很过意不
去，因为整个过程中我除为他续了续茶水，竟连
一支香烟也不曾敬他。”几乎同时，我俩都想到，
刚刚过去的2020年正是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而5月16日又恰逢先生忌辰。“我们应该向汪曾
祺先生这样的大家致敬，也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的发展历程致敬！当然，最应该致敬的自然还
是今年的建党一百周年，没有党的百年曲折与
辉煌的发展历程，便没有这一切。”吴然肃然，缓
缓说道。

《小桔灯》与“太阳鸟作家群”

生于1945年的吴然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
思维清晰。从事儿童文学者多数长寿，比如被尊
为“文坛祖母”的冰心先生，生于1900年，逝于
1999年，与整个20世纪相伴始终。

1980年，《春城晚报》创刊伊始，吴然任副刊
“大观”责编。为此，他向冰心约稿，“先生曾寓居
昆明，对昆明的印象既深刻又美丽，她肯定会愿意
的。”不久，一则题为《忆昆明：寄昆明的小读者》的
短文，便一路南下，飞上高原，飞进编辑部，飞到欣
喜若狂的吴然手中。

1985年11月17日，晚报儿童文学阵地《小桔
灯》正式创立，刊名由冰心亲笔题写。为表示感
激，吴然代表晚报以一小座大理石画屏相赠，同时
还附上了他前一年出版的处女作《歌溪》。冰心很
快便回了信。多年后，吴然双手捧起泛黄的信笺，
依然是满脸幸福。当年，吴然在创刊词中写道：

“亲爱的小读者，愿《小桔灯》以温柔之光温暖你，

照耀你，陪伴你……”愿景如斯，美好如纯真的童
话。也就是那些年，云南儿童文学犹如文学百花
园里娇嫩欲滴的新芽，开始迎着高原之上的七彩
阳光吐蕊绽放。

“神奇、美丽、丰富，这是徐迟先生诗中的云
南。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们幸运地生活在这片土
地，在一种独特的灿烂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创作。”
1990年5月，“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展望研讨
会”于昆明召开。大会发言中，吴然在总结前人研
究基础上，将这个“向着太阳飞翔”的群体称为“太
阳鸟作家群”。之后又深入阐述，写出了《试论云
南儿童文学“太阳鸟作家群”》，发表于上海的《儿
童文学研究》和台湾的《儿童文学家》。

时隔40年，我阅读这一载入云南当代文学史
册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册的重要文献，留意到
一个有趣的细节，吴然全面论述了云南现当代儿
童文学的重要作家及相关作品，如晓雪、乔传藻、
沈石溪、彭荆风、张昆华、李钧龙、普飞、湘女等，却
把自己“忽略”了。汪叶菊说：“吴老一直是群体中
最重要的主角，他不懈的关心和指导，是我们成长
的动力之一。”冉隆中则直言：“他是云南儿童文学
的‘提灯人’。”对于“太阳鸟作家群”，乃至对于云
南儿童文学的发展，《小桔灯》副刊影响几何，贡献
几多？当我抛出这个问题，谦逊的如吴然，流露惶
恐，连连摆手。但其实谁都知道一个专门的发表
平台对写作的重要性。1997年10月，《小桔灯》
创刊12年后停刊。彼时，无论是实际主编吴然本
人、还是刊物版面的影响力，都在全国范围内有口
皆碑。

“课本名家”与“白发男生”

回溯来路，吴然儿童文学生涯的正式起点是
1973年发表于《云南日报》的短章《海花》。时任
责编张昆华，在题目后括号加注的“儿童文学”四
个字，让他脑海中灵光一闪，恍然明白原来这样的
文章就是儿童文学。

1985年，吴然到云南怒江采风，写出了后来
被收入全国统编本及各地小学语文教材的《民族

小学》。此后的岁月里，他还曾多次深入神秘的怒
江“直过民族”地区，创作出大量作品，其中包括获
奖无数的小长篇《独龙花开》进入教材，“发表”于
全国孩子们的课堂上，流淌在孩子们的唇齿间，其
难度可想而知，其意义尤为特别，对于绝大多数作
家而言，这都是一份难得的“光荣”。迄今，吴然优
美而又精短的儿童散文，有60余篇被选入国内各
种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小学汉语教材，是
一位不折不扣的“课本名家”。

昆明小学四年语文课本上册第二课《走月亮》
的作者便是吴然。他表示，《走月亮》的灵感来自
于《浮生六记》：“吴俗，妇女是晚（农历八月十五
夜）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
亮’。”“走月亮”是多么灵动、多么美好的画面，刹
那间，儿时与母亲踏月夜归的记忆泛起于脑海，一
篇精短的亲情散文便一气呵成。由此文的写作，
吴然总结出从事儿童文学的一条经验，那便是多
阅读，且阅读要“多吃杂粮”。《浮生六记》属于与儿
童文学不沾边的“杂书”，但对于拓展作家的视野
而言，却很有价值。

吴然在“课本名家进校园”活动的过程中走进
昆明、曲靖、昭通、大理等地城区及乡村小学。在
每次活动留下的资料照片中，一头银发的老先生
总笑得合不拢嘴，被佩戴着红领巾的少男少女们
簇拥着，连满脸的皱纹也闪烁着阳光与朝气，难怪
有人送他一个雅号——“白发男生”。

“浅语的艺术”与神秘的云南

在文学界，常有人认为儿童文学属“小儿科”，
不少“严肃作家”甚至对儿童文学同行颇为不屑。
为孩子们写作，自然须写得“浅”。但这种“浅”需
要以对孩子的深度观察和对生活的深度体察为大
前提，“深入”方能“浅出”。吴然的散文语言自然

“很浅”，因为他的读者群体多为中低年级学生，其
作品入选最多的，也是小学三四年级教材。

被誉为“台湾当代儿童文学之父”的林良先
生，曾高度凝练地将儿童文学概括为“浅语的艺
术”。在我看来，吴然的写作恰是对此理念的深刻

践行。从其人到其文，吴然的浅显与直白、谦逊与
透明、纯粹与纯真，无不让人如沐春风，印象深
刻。即便对于我这个年轻整整30岁的后辈，他也
常以“温星兄”相称。

吴然75岁沧桑胸膛中跳动着的那颗赤子之
心，依然是最初的小小少年。葆有童心，便是他文
学与人生双重境界的不二法门。也正是这种心
态，让他常常能轻松地“幻化”为一个民族小女孩
儿、一只小动物或者一颗水滴，以童话的思维、童
真的视角，描绘出充满童趣的一个个小故事，从
而一次次走进课本，走进课堂，走进孩子们的心
里。“我这点成绩，其实也不算什么。我觉得，很大
程度上，都是云南这片神奇大地的赐予。”虽是自
谦，倒也不无道理。吴然出生于曲靖宣威乡下，那
是滇东北的一个极贫小山村。父亲工作辗转，他
以自幼多病险些夭折的孱弱之躯随父颠沛，但从
不觉半点辛苦。参与工作、从事写作以后，他更是
几乎跑遍了云南，充分体会到了云南民族民间文
化的多样与多彩。是日，采访结束，已近深夜子
时，我满怀愧疚，吴然老先生却执意披衣相送。

“‘云南’这两个字，我总觉得弥漫着一种不可
言喻的神秘、浪漫与芬芳。”昆明大观河畔夜风如
水，银发与月光交相辉映。老人依旧兴致高昂，我
俩依然在月下边走边聊，“正因为如此，我以孩子
们的视角，为孩子们，写下了这些浅浅的文字。这
便是我终身的使命吧……”

天真一生的“白发男生”
——访儿童文学作家吴然 □温 星

吴吴 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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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发表齐夷、严晓驰、赵哲权的
文章。三篇文章话题长短不一，可供有
心的读者朋友参考。

一位前辈诗人、学者近日给我转
来一篇谈百年新诗的文章，并附言指
出，“此文写到了关键之处，诗的形式
很重要。诗歌没形式就没了诗。儿童诗
尤其如此。有人提出‘现代童诗’的概
念，并没有说清楚这一概念。忽略了儿
童文学（包括儿童诗）的年龄特征，就
无法讨论清楚了。”

的确，对于儿童诗来说，“形式很
重要”，年龄特征很重要。本期发表的
文章，有的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这
些话题。儿童诗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手
法，如语调、节奏，如句式、修辞，等等，
与儿童诗的艺术特性、创作、审美等都
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剑桥学者凯伦·
科茨认为，“节奏，呼吸，平衡，乐感，所
有这些看似在语义层之外的内容，不
仅与词语的意义有关，还与它们的发
音——声音的音量、音调、语气、质
感——有关。”因此，儿童诗的“形式”
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方卫平

有感于当下“儿童诗”创作现状，班马先生
撰写鸿文《探问诗的童年“词语”与“场景”路
径》，认为儿童诗“一定”出了问题，而且主要是
关乎儿童诗“命脉”的“词语”问题，并提出反映

“中国古典审美”的“东方词语”作为对策，试图
以此提振儿童诗。

在下孤陋寡闻，头一次听说“东方词语”这
个词语。根据班马的表述，它是“一系列的中国
式的、古典东方的、未必是生活中的但却是文化
母体和文化常识”，“真正是中国文化以古典诗
词为主干载体独立于世的语言实力的结晶，它
才是真正值得推动的‘母语’”，可以让儿童诗超
越“日常说话”，走向“高位”。

这是过于理想化的愿景，不切实际。

一

此论所及乃诗歌语言问题。语言当然是所
有文学创作的核心命题之一，语言之大似乎可
以含纳一切议题。但前提是，不能讨巧，不能笼
统而论。班马先生把儿童诗的失落不振归罪于
词语，广而言之就是语言，未免有些偏颇。他在
文章开头说新时期之初很多人不写或者少写儿
童诗，究其原因有三：一为改写小说，二为儿童
诗的庙太小，三为受到关乎“命脉”“命门”的语
言限制。前两者更符合事实。假如第三点也很
重要，那么那一代作家的创作动机与追求大可
质疑。也要试问，儿童诗真的“失落”了吗？可
以从创作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历时性考
察。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退一步讲，儿童诗
有自己的位置，哪怕是相对尴尬的位置。至少，
要结合诗歌、儿童文学甚至文学的发展现状来
谈。一些作家转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或写儿

童诗，又作何说呢？语言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
作用究竟有多大？

回到词语，不能因为今天全民使用白话或
者普通话，而将其视为儿童诗创作的阻碍，是儿
童文学、诗歌语言的敌人，更不能是影响少年儿
童阅读的罪魁祸首。班马先生对如同“说话”的
儿童诗怀有强烈不满，对白话儿童诗颇为不
屑——当然他也欣赏那些“极品”白话诗，并不
完全排斥。实际上，白话文运动泼水的时候，并
没有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白话诗歌不仅仅使用
欧化语言，古代汉语也被大量征用。在象形基
础上构造的汉字，即使用白话表示，依然包含着
传统语意。中国的文学传统遗存至今，不绝如
缕。“东方词语”到底是什么？是古汉语，是文
言？班马先生显然反对读经复古那一套。是今
天的书面语？那又是班马所不满的。反对或者
不满很容易。只是东方词语不古不今，不伦不
类，给人奇奇怪怪的感觉。

二

儿童诗首先是诗，使用的是文学语言。虽
说“诗歌言语是设置困难的语言”，但以日常语
言为基础，然后掺杂了过去的、异化的、不同领
域的、不常见的语言，采用了陌生化或者奇异化
的表现方式和修辞手法。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理解班马。中国现当代的所谓“纯文学”语言有
其特殊性，不能缺少古典词汇及意义内存。语
言是变化的，网络时代速度更甚。文学自始至
终变化得尤为明显，今天泛文学文本大量涌现，
文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语言的
风格多种多样，具有包容性，也是跨学科的，甚
至是无界的。古往今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文学

也可以是大白话的。四大名著是古白话文。现
当代也有很多文学经典。

对于儿童诗的定位，属于文学也好，不属于
文学也罢，写成大白话并没有大错。如果一定
要说有错，那就是大白话的儿童诗占据了主导
地位，成了流行诗风。至于是不是这样，也很难
说，更无需担心。

白话才是我们的母语，是最好的语言。或
许班马先生没有完全反对白话，他只是在强调
中国语言的蕴涵、气质和精神。他提出东方词
语作为疗救的方案。如果我赞同他的话，东方
词语不是文言古语，也绝不会是半文半白，必然
是白话，只是这白话具有古文的味道。然而，一
滴含有盐分的文言之水，落到白话的汤镬之中，
并不会产生咸的滋味。所谓的东方词语若是汪
洋大海呢？肯定又有人起来表示反对。今天的
词汇哪一个不是东方词语呢？每一个汉字都是
古人所造，都有它的文学历程，都有它的尊严。
班马提到的一些字例站不住脚，比如“月”，似乎
进了白话文学就意蕴全失了。不论是在古文还
是白话文中，月可以是寻常事物，也可以作为意
象。难道在白话文学中，月亮就载不动乡愁？
汉字之美，不分古今。中国语言的现代化、民族
化进程也不可阻挡。

三

班马先生认为白话儿童诗丢失了东方词
语，或者白话词语不如东方词语优秀，直接原因
是少年儿童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记住东方词
语，留下深刻印记。这方面有实验可供佐证，似
乎也有心理学方面的支撑。但我有一个疑问，
即使记住了这些词语，懵懂的儿童是否理解词

语的意思？小女一岁零八个月，可以背诵“鹅鹅
鹅”“举头望明月”“遥看瀑布挂前川”“苔花如米
小”，而对具体某个词语的意义她是茫然的。幼
童记住的是声律。比起这些东方词语，还不如
一张图片来得实在，据此他们可以讲出图册中
的故事。儿童诗多元多样，读者年龄划分更为
细化，童谣、儿歌、顺口溜甚至三言两语也皆可
视为诗歌，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如“小燕子，穿
花衣”，通俗之极，十分白话，可读可唱。连“一
片两片三四片”都是诗，其他也没有什么不可
以。大白话完全可以让儿童诗具有音乐美、绘
画美、建筑美的特点。其实，在少年儿童的语言
能力、综合审美能力还不太高的情况下，白话更
适宜，尽管如此，纯文字读物的市场已经不大。
至于更高级更丰富的语言，所谓东方词语，在丧
失了古代日常文化语境的前提下，最好不要硬
塞给孩子们，将来他们自然能够学习领会。古
代文学（诗词）的传播教育，比如对吟咏传统的
继承发扬，是有必要的，但要避免为人诟病的

“国学热”现象。
凡事不能说得太绝对，就像班马先生的玄

妙之论，他也在不断地给自己打圆场，让人不
好反驳。对儿童诗词语的责难，有一定道理，
但没有必要苛求。儿童诗的症候，我觉得词语
或者语言尚属表象，最主要的是内在创作机
制，即如何创作出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眼
光，有助于成长的作品。在目的性上，我与班
马先生应该是一致的。儿童文学作家必然要经
受“语言的痛苦”和“心灵的痛苦”双重折
磨。后者更为重要。一位好的儿童文学作家，
必须研究儿童，研究教育，需要多学科的知
识、理论和成果。

儿童诗创作中“东方词语”的概念之辨
□齐 夷

长篇童话诗因何匮乏
□严晓驰

我写过一首小诗《我和
一只小鸟》：“小树上飞来一
只小鸟/小鸟轻轻梳理着羽
毛/我拾起路边的小石子/
扔向正在唱歌的小鸟/小鸟
朝我看了一眼/抖抖翅膀飞
去了//小鸟落在远处的树
上/小鸟又开始梳理羽毛/
蓝天下传来小鸟的歌声/可
我再也不敢看一眼小鸟/小
鸟唱得越来越动听/我的脸
上越来越发烧。”

这首诗用了散文化的句
子、浅显直白的语言。作为一个
成人，我承认写这首小诗的
目的是想教育小朋友应该爱护鸟类，保
护动物。作为一名普通的儿童诗作者，
我知道，在我和能容我栖身的诗行里，
需要的是洁净、清丽及至高雅和尊严。

儿童诗的功能是什么？专家名

家们的论述很多。我认为
每一首小诗都承载不了太
多太重大的东西或说功
能，在情感，意境，语言，逻
辑，节奏等方面尽善尽美
是比较困难的。但儿童诗
的对象决定了它需要的是
明朗的基调，相对简单的
叙说，正如我们每一只鸟
儿的鸣叫，或清纯，或婉
转，或脱口而出 ，但都不
做作，也不拐弯抹角。我只
想说，写儿童诗，把一件
事，把一个道理讲清了，读
懂了，这就是儿童诗意义

之所在。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自然轻
松，或者有小小的跌宕起伏，或是还
有出于意料之外的叙述效果。

总之，纯正的童心童趣，应该是
儿童诗的灵魂。

童话诗是儿童诗歌的体例一种，意指
以幻想性叙事为主的诗歌类型。长篇童话
诗不仅在篇幅上区别于一般童话诗，在结
构与叙事模式上也更显多元化。诸如俄罗
斯诗人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
及《死公主与七勇士的故事》等。然而，正
是这样一种题材丰富、形式多元的诗歌类
型，在国内的发展却屡屡碰壁。

从文化因缘来看，中国自古以来长篇
叙事韵文体并不发达，绝句与律诗是主
流。而中国现代儿童诗起源于五四新文化
运动，运动初始之时便以推广“白话文”为
目的之一，兼之日式俳句与印度短诗影
响，早期童诗以推广传播为首要任务，以
简洁明朗为重要特质。从学堂乐歌开始，
政治启蒙和思想教化成为童诗的首要目
标，这一目标在新时期之后仍未完全消
弭。可以说，长篇童话诗缺乏萌发的思想
文化土壤。

诗人萧萍在2009年出版的诗集《狂

欢节，女王一岁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长
篇童话诗。但她也曾在2011年时认为自
己的诗“确实太长了”，不符合精准洗练
的要求。这类要求与我们一以贯之的绝
句律诗风格是一致的。

再者，从现代诗到现代儿童诗，长篇
童话诗的站位颇有些尴尬。它既不能如一
般短篇童话诗一般隶属于儿童文学的范
畴，又无法与长篇现代诗竞争，因而处于
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双重边缘化中。这
一原因使长篇童话诗歌不易在杂志期刊
发表。诸如《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读友》
等知名儿童文学类杂志留给童诗的版面
并不多，刊载也需要以节选为主。

长篇童话诗以幻想性和叙事性见长，
是诗歌类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受众
应不局限于儿童。诸如顾城并不面向儿童
创作，亦有“童话诗人”的称号。然而在市
场出版与销售中单一化为低龄读物，剔除
了本该成为接受群体的读者，又因为题材
特殊（诸如行数过多，情节性有待提高，无
法熟悉诗歌韵律等）被家长拒之门外。加
之其对于读者的要求比较高，多适用于个
性化的审美接受中。低龄段儿童读者缺乏
鉴赏能力，老师们很难组织相应的课堂
阅读活动。尤其中小学教学中需要集体
备课，长篇童话诗篇幅较长，节选或损伤
其艺术性，因而教材中难以选入，课外阅

读备选名录也难觅踪影。
此种境况反过来制约校园图书推广

与编辑出版市场。原创图书的销量于校园
图书推荐密切相关。据一线出版社编辑
语：“国内卖得好的原创图书，基本靠学校
的推荐。”（接力社孔倩）由此可见，在图书
出版市场中，长篇童话诗面临“创作者少、
读者少、盈利困难”三重瓶颈，无法形成良
性的商业收益，进而实现商业反哺。反观
近年来图画书发展与出版的崛起，正是依
赖于作者-读者-市场的三向促进，才能
构建起一个成熟的出版和接受体系。

综上，长篇童话诗受限于篇幅和题
材，不受市场青睐，也势必影响政府出版
资金的扶持。长期的销售障碍势必束缚
创作欲望。对于创作者来说，本身的创
作难度已使人却步，加之国内同类型作
者寥寥，且缺乏相应的培养机制。创作
链条末端又缺乏市场与读者，长此以往
必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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